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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公 □姚明祥

我与舅公周永泰总算见了一面，不
想却是这般的意外！

记住“周永泰”这个名字，缘于母亲
不时的唠叨。尽管时过境迁，但母亲老
是念念不忘自己娘家兴衰更迭的旧家
世、盛极一时的老亲戚。往昔那些岁月，
谈及这些陈年旧事，大都讳莫如深，母亲
避开外人，阿Q似的时常怀旧，借以获取
短暂的麻醉，同时又满怀希望，自欺欺人
地灌注强大的兴奋剂：“你们几兄弟，将
来要是出个像舅公那样的角色，妈就算
苦出头了！”

我们很好奇，迫不及待地问：“舅公
是哪样角色呢？”

母亲的娘家齐氏在龙池铺的西边，
青龙大山反背山底峡沟的花田小河，祖
上靠收山货与贩盐发迹。经过数年苦心
经营，“齐何二崖”那七沟八汊的坡土梯
田都归齐氏所有。仰仗这富甲一方的家
庭背景，即便腿有残疾，外公也娶上了大
家闺秀的外婆。外婆娘家在青龙大山这
边山脚下的小坝建平村，家道殷实，世代
诗书，多出能贤举人。祖上周福璜，曾做
清朝五品官。由此可见，非一般豪门贵
族。

舅公青年时一表人才，在蜀中读书，
中学毕业考入四川讲武堂，寒假回家完
成父母包办婚姻。新婚不几天，忽然提
出休婚要求，令舅太爷十分愕然。舅太
爷挥起手中长竹棒棒烟竿，劈头盖脑一
棒打下：“在山外接受新思想几天了？真
是胡闹！”寒期短暂，舅太爷急得火烧眉
毛，探得邻村花园夏家有待嫁之女，又知
书识礼，如花似玉，想必这下舅公喜欢。
于是请巧嘴能媒，费重金聘礼……梅开
二度，双喜临门，同月结婚两次，这是旧
时才俊富豪才有的任性，世间罕见的奇
闻轶事，被乡人热议一时。

然而，舅公仍不入洞房：“不留后顾
之忧，立志从戎救国！”“逆子！年少无知
……吾脉香火休矣！”舅太爷捶胸顿足，
气得吐血，昏厥过去。几十天的寒假尚
未闹完，舅公已甩门而出，提前返校。

此去多年杳无音讯，都以为舅公战

死沙场。不想周家突然接到一封家书，
那已是1949年初了，信自重庆寄来。舅
公说，这些年他随川军出川抗日，浴血奋
战，九死一生，终于赶跑了日本鬼子。抗
战胜利后，他连书几封家信，均未收到回
函，可能邮路丢失。他现当了部队的团
长，驻扎在山城某山附近。已成新家，妻
子是才貌双全的女大学生，生了两个儿
子。信中特别提到我的外婆：“告诉永秀
姐……现在北方都解放了，叫她把那些
房子田土，赶快分给穷人吧！”

外婆听说唯一的弟弟还活着，还找
了个漂亮能干的弟媳，周家延续了子嗣
后代，当然无比高兴，可叫她把田产房屋
分给穷人，她又不高兴！这不分明是败
家子吗？不久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母亲
说后来外婆肠子都悔青了，连连摇头哀
叹：“你舅舅见过大世面，真该听他的，真
该听他的！”这么说来，舅公是个思想开
明、富有远见卓识之人。上世纪50年代
初，家人曾收到舅公来信，简短如电报：

“正在福州受训。”由于历史原因，此后与
家乡再无联系。从出生年代推断，舅公
早已不在人世，那两个表叔若健在，也是
耄耋之人了。

我们几兄弟长大成人后，没有一个
像母亲当年希求的那样，沿着舅公的足
迹参军当兵，而是分赴各条战线求生存，
却从未放弃寻找舅公一家人的念头。苦
于年代久远，信息缺乏，毫无所获。

那晚我刷手机，无意间刷到“八二四
研究所渝东南工作站”，看到“东北讲武
堂”的原创文章“东北讲武堂抗战历史档
案数据库藏酉阳籍将官名录”，怀着无比
崇敬的心情一一品读。快要刷完时，我
一惊，眼一亮：“周永泰，1910年4月21
日生，四川酉阳人，宪兵训练所，1936年
4月 24日任陆军宪兵5团 7连宪兵少

尉。”这名字是那么的熟悉，这不就是我
们苦苦寻找的舅公吗？我跳将起来，马
上将这条喜讯转发给亲友。真是喜从天
降！大家异常激动兴奋，纷纷点赞收藏。

可惜母亲已辞世10多年，若健在她
会多高兴！也好，现在可以坦然地告慰
地下的母亲了，她生前时常惦念的“周永
泰”，那个我们十分钦佩的前辈老亲戚，
在民族存亡国家安危的紧要关头，满腔
热血，挺直脊梁，跟所有华夏儿女一起，
为驱除入侵者，没有苟且偷生，没给族亲
后人丢脸。好样的，舅公！国家记得你
们的名字，历史铭记你们的付出。

我拿着手机，反复展看那条信息，彻
夜难眠，猜想着舅公传奇的一生。除了
感谢这个“八二四研究所渝东南工作
站”，一群民间文史爱好者的艰苦挖掘与
辛勤搜集，在浩如烟海的尘埃中，为我们
的抗日将士刨找到了世人难知的珍贵史
料，是他们让我们知道了这些前辈的可
靠的历史踪迹，尽管只是一鳞半爪，我们
都视为极其贵重的珍宝！

见字如面。我与舅公虽无缘相见，
而今迈过漫长岁月，穿越无垠时空，却与
舅公以这种罕见方式见了面，也是缘分，
亲戚缘，娘亲缘。虽说只是看见一小段
文字史载，看见“周永泰”的大名而已，我
却如见尊容一般，感到无比亲切，无比崇
敬，无比自豪！

“舅公，周永泰。周永泰，舅公！”除
了在心里像当年母亲反复叨念的那样，
我还能做什么呢？也不知他的后人今何
在？若有缘联系上，那我们就不厌其烦
地一起唠嗑下去吧！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故乡有句老话，“二月二，龙抬头”。
在这一天剃头，老人说能鸿运高照，日子
也会红红火火。所以这天的理发店，生
意很火爆。

小时候，我家隔壁就有一间理发店，
面积虽小，却收拾得干净利落。墙壁上
石粉虽有些脱落，但因贴着一张漂亮明
星挂历，磁石般吸引着孩子们好奇的目
光。理发师姓张，是位年逾六旬的长者，
花白的头发犹如秋天的芦苇花覆盖了整
个头颅。他总系着一条灰色围裙，上面
密密麻麻沾满了细碎的发渣。老张理发
的手艺，在小镇算一流的，因此生意比专
做年轻人发型的店还更好。

那年二月初二一大早，春日暖阳暖融
融挂在天幕上。母亲催着七岁的我早点
去理发店，说去晚了要排队。我却一点也
不愿去，我怕理发师锋利的剪刀不小心剪
到我的耳朵。但母命难为，终于拖着沉重
的步伐到了理发店，没想到竟是理发店的
第一位顾客。老张指了指那张略显破旧

却依旧整洁的理发椅，示意我坐上去。接
着，动作熟练地给我围上围布。

老张梳发的动作很轻柔，可能怕弄
疼我，梳子在发间穿梭，发出沙沙的声
响，宛如春雨滋润万物。放下梳子，老张
拿起剪刀，看见闪着银光的剪刀，我紧张
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莫慌，一会儿就
好啦。”老张的声音温和而亲切。

不多久，狭小的理发店渐渐热闹起
来，交谈声与嬉笑声交织在一起，店里略
显嘈杂。不过，老张手里剪刀发出的清脆

“咔嚓”声，却如天籁之音，在这嘈杂的环
境中格外清晰。慢慢地，我不再恐惧，反
而觉得这声音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
我如小鱼般畅游在大海里。老张拿一把
小刷子，轻轻扫去我脖颈上的碎发，刷子
细毛轻触皮肤，痒酥酥的，仿佛一只小手
在轻轻挠头，我忍俊不禁。见我笑了，老
张露出黄牙，也爽朗地笑起来。

接下来才开始进入正题。老张拿起
推子，在我后脑勺灵活游走，不一会儿便

推得干干净净，恰似刚剥壳的鸡蛋，光滑
而清爽。刘海是最后处理的，老张边剪边
轻声问：“喜欢短点还是长点呀？”我犹豫
片刻，小声说：“短点吧。”他笑着点点头。

头发剪完了，老张拿起镜子，我迫不
及待地想看成果，只见镜子里出现一个
清爽帅气的小男孩。我愣了一下，但很
快便被焕然一新的模样惹得心花怒放。
离开时，老张掏出一颗水果糖递过来，笑
着说：“奖励你的，和爷爷配合很默契哟。”

多年后，我离开小镇去外地读书、工
作。但雷打不动的是，每年农历二月初二
都会赶回老家，去镇上的理发店“剃龙头”。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春寒料峭，带上妻儿，拿上小铁铲和
小竹篓，驱车驶向老家。此行，我们要到
田埂土壁间挖野生鱼腥草。

刚下车，妻子就道：“往东头核桃湾
那边去？”我点了点头，因为印象中那一
片的鱼腥草就很多。尤其是那几棵核桃
树旁的田埂上，当年成片的鱼腥草看着

就让人眼馋。
来到核桃湾，田埂上的露水还没褪

尽，儿子的运动鞋被弄湿了些，却毫不在
意。“爸、妈，你们看好多鱼腥草。”儿子喊
道。朝着他喊的方向望去，果然，这田埂
成了鱼腥草的天地，和印象中一个样。

蹲下身来，扒开湿泥，举起小铁铲，
给儿子做示范：“挖的时候，一定要轻一
些，顺着根挖，千万别把根弄断了。”妻子
说：“看我们哪个挖得多些。”妻子话音刚

落，儿子已挖出一棵，把白嫩嫩的
鱼腥草举在我们面前，朝我呵呵一

笑：“你看，我挖的符合要求
吗？”看着他手中长长的根须，
我在心头想：“孺子可教也。”

当日过三竿，竹篓已铺满雪
白根须。妻子给儿子递上矿泉
水，儿子喝完一口，忽然指着远处

喊起来：“妈，那边还有好大一片！”这声音，惊
起灌木丛中几只灰雀，“扑棱棱”飞向森林。

半天忙碌，收获满满。回家时，已是
正午一点。一家人马上钻进厨房里，不
用分工，任务早已明了：我负责清洗鱼腥
草，妻子负责调作料。大家都清楚，这道
菜的灵魂就是作料，成败在此一举。儿
子则在一旁当妻子的小助手。妻子把切
碎的野葱拌了进去，青白相间的葱末落
在玉白的根茎上，惹得我们垂涎欲滴。

拌好的鱼腥草端上饭桌，一家人围
坐一起，品尝着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
赠。鱼腥草的脆爽与野葱的清香交织在
一起，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挑逗。
这一刻，我倍感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
单，就是一家人共度美好时光、就是一家
人共同创造那份美好和温馨。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甘湾梨树王写生（外一首）
□龙远信

在永川吉安，尾随导游车
我们到一个叫甘湾九道拐地方
看梨树王
看到了梨树王，却不见九道拐
九道拐，一定刻在它的年轮里
揣在它的心里
时隐时现的九道拐
是一道疤
一段怎么也拉不直的阴影
世居之地，不怨瘠薄
一生都没有要走出去的意思
曲径通幽是意外之喜
像祖母，苍老的枝干
吐最嫩的芽，开最白的花
树洞，任风吹，任雨打
裂开的树槽，黝黑，不好看
仍在努力吐绽自己的花蕊
很多伤痕无须遮掩
九道拐成为王者之符
无须遮掩
唯春天，不可辜负

一株甘湾桃树
一株桃树，同时有着两种身份
一种是桃，一种是李
桃李同株，同时迎来两种
鲜明的绽放
一种是艳丽，一种是素雅
甘湾桃树
一边用桃红粉面
引火烧身
一边又请出几枝李花
自证清白
左手宁静，右手激情
桃李同株，一株甘湾桃树
掌握着生命的自我平衡

（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主席）

秀湖 □潘昌操

秀湖美不美
二月知道
他伸出的手臂把恩爱
搂在怀里
该开的花都开了
一年四季花开花谢
总有一根手指拨弄秀发
染过色的水杉
站在陆上，站在水里
几十年都不离不弃
秀湖美不美
黛山知道
此刻他正安稳在湖心
水波荡漾，山的心也跟着荡漾
山要翻过那么多少壁绝的山
来到这里，九孔桥头望牌坊
古塔长廊入镜来
秀湖美不美
百米高喷泉吐出了言真意切
踏过步道，踏过泉水
挽一缕春风
就和春风心心相印
跟着水走，跟着歌声走
跟着幸福的脚步
风轻云淡的日子会越来越滋润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父亲的扁担 □陈永志

傍晚 山坡高大起来了
豆们和瓜们 越走越远
红苕土豆和芋头 辗转反侧
传说着老榆树的忧郁
和旁边黄桷树的故事
我靠在桥边朽损的木栏上
梳理凉风和雨雪
被犬吠拉远了的村庄
又低矮得无声无息
狗尾巴草和丝瓜藤
互相埋怨 谁家的补巴衣服歪挂在屋梁上
不停地滴着阳光

早上起床的时候
父亲一直在唠叨
门口那根没站稳的扁担
弯着腰
陪着月亮 整整地醉了一个晚上

（作者系四川省资阳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二月初二剃龙头 □徐成文

嫩根伴春香 □王治刚


